
    中秋月

秋風趕走了炎夏的餘威。金黃的莊稼，收在場上。是農家
一年中最快樂的季節。秋天的天特別藍，也更高些。人的心靈
豈不也高爽嗎？

在溽暑下勞碌，已經成為記憶。現在有的是豐收的快樂。
任何的慶祝，都不適於獨享，需要有人同樂。豐收，也是

要與家人相共才合宜。
月亮圓了。是一家人團圓的時候。夜空連浮雲都沒有，月

到中秋分外明，顯然是可信的。在那夜，家人圍坐在一起，天
上的月亮是圓的，桌上的月餅是圓的，西瓜也是圓的；大家剖
瓜分餅，實在甜美無比。想到人生短促，幾見月當頭？能夠相
聚，安居無分爭，豈不是應該感恩知足！

有首“望月”詩：

    十五日望月    王建
中庭地白樹棲鴉  冷露無聲溼桂花
今夜月明人盡望  不知秋思在誰家

性向豪放的蘇東坡，似是不以得失介懷。但仕途並不是得
意，又與家人分離。到了中秋，徹夜痛飲，表面上是歡笑，卻
是借酒澆愁愁更愁。

    水調歌頭    蘇軾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時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1076 年（宋神宗熙寧九年），蘇軾（1036－1101）那
年四十一歲，任密州（今山東高密）太守。離開故鄉四川眉山，
到北方的山東任官，遠達幾千里；而想起比自己小兩歲的弟弟
蘇轍（子由,1038－1112），已經多年未見了，如同參商，
那時的交通郵傳並不利便，知道可能在南京任職。是否有更調？



或遷徙？是否平安？怎得知道？人所能掌握的，到底是有限。
花難長開，不久即成凋謝；月難長圓，才滿了又開始晦缺。
世上事，有很多是難以完全的，如同月亮一樣。人無論如

何也是管不了的，不接受又能如何？
入世或出世？任官或退隱？際遇遭逢，不如意的事十有八

九，也是不能全美的。
在遭謫貶之後，蘇東坡在路上遇到一位老婆婆，對他說：

“內翰，人生富貴，不過是一場春夢！”但人常是當作真實，有
多少人能夠過清醒的生活？這樣，對於夢中的蹉跌，常過於認
真，著力為夢經營，而且為破碎的夢幻悲哀。在酒醒之後，想
想這些是真值得的嗎？
只有信從耶穌基督，能進到天家，再沒有分離和眼淚，常

在主永遠榮耀的光中：
坐寶座的說：
“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
那城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
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
在那裡原沒有黑夜。(啟二一：23－25)

這樣，就是花可常開月常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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